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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苍狗，浮世无常，漫漫
光阴，不过是白驹过隙，忽然而
已。

曾经横刀怒马的英雄，已
长卧九曲城下， 曾经勃发沙场
的英姿，已化成萋草一片。那些
难酬的壮志，那些跌宕的传奇，

在茫茫风尘中，年年岁岁，岁岁
年年依旧清明如镜。

站在岳王庙前，思绪万千，

感流年，思往事，情难控。曾记
得，初次与你———岳飞，相逢的
刹那， 你尚是一个青衣飞马的
少年，我也正当年少时。那时的
你，矫健俊朗，英姿勃发，被印
在一本泛黄的小小画册里。后
来， 那本小书———《少年岳飞》

一直被我小心珍藏，视为宝物，

只因为书里有你———我的英
雄。 懵懂年少的我时常偷偷寻
一无人的角落，捧起小书，痴痴
仰视你。那时，我眸子里的你如
神�一般圣洁。

一晃数十载， 那些模模糊
糊的记忆， 那些千年之外的烽
烟，如今，却成了一个如梦似幻
的传说。

轻抚岳王庙猩红的廊柱，

一遍又一遍。这廊柱红得刺目，

犹如你疆场归来身上沾染的敌
血； 又好似因莫须有的罪名于
冤狱中被鞭笞的鲜血。 我是那
样的努力， 想要辨清这猩红的
血，哪里是鹏举你的，哪里是胡

人的，可终是无法分清。我环抱着廊柱，许久不肯撒手，仿佛那
就是你。

刹时， 一阵急风骤雨来而又忽去， 风过雨歇处， 我的神
�———你竟是破空而来，自天而降。我与你，再相遇，竟是久别
重逢。静静地，我只能远远地瞧着你，可望却不可即，再也不舍
得移目，心里半是欢喜半是忧。

但见你登上高楼，凭栏而立，北眺故园。你望见中原沦
丧，山河破碎，处处满目疮痍。往日繁华的街道变得冷清，

城外大道上匆匆赶路的马车向着苏杭奔去， 仿佛那个没有
参与战争的苏杭才是大家最后的安宁之地。 你想到二帝被
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们脸上再无欢颜，家有征兵的愁
眉不展，没有征兵的也是提心吊胆，生怕儿孙随时被征召入
伍。想及此，你不由得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三十功名尘与
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你那胸
中熊熊的怒火犹如沉寂万年的火山，顷刻间骤然爆发，气冲
九霄。

我何曾不知，而立之年的你，仍旧渴望着为国杀敌，立功
建勋；渴望着平定北虏，百姓安居。任谁都晓得北伐战争艰苦
卓绝，任重而道远，而你竟是雄心不改，壮志未移。

清风拂过，仿佛有声音自远方来。听！这不是咱岳家军进
攻的号角么？雄浑激昂，慷慨悲壮。再听！这不是将士们胜利的
凯歌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
山河，朝天阙。”鹏举，你可曾听见？你可曾安眠？

日升中天，斜阳西坠，一整天过去了。

不舍得离去，我抱膝坐在阶前，清风凉月下，忆着你的那
些天涯旧恨，竟也是黯然销魂。

曾经多少个午夜，你梦回千里，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驾
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北逾沙漠，驱逐敌寇，喋血虏庭，一战灭
胡尘，洗雪靖康耻。然而，“旧山松竹老”阻你归程，辜负你男儿
志。岁月如流，归期却遥遥无望，只剩了个“怅望故园愁”。那率
部转战江北，收复中原的愿望终是难以实现，杀敌报国的理想
却原来只是梦一场。

英雄泪，志难酬。“欲将心事付瑶琴”，怎奈何“知音少，弦
断有谁听”。瑶琴奏出了天籁之音，可是，你的知音安在？

一切际遇，皆因缘起。多少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自成一
体，在乱世中沉浮，但真正如你一般名垂青史的，寥若晨星。英
雄十年磨一剑，生而逢时，但千里马，尚需伯乐。可是，你的伯
乐在何处？谁人知晓？

这无常的世界，并非所有的天才都能被重视，并非所有的
情怀都能被珍视。

我，一个汉家女，和你一样，生在中原，长在中原。可是你
我之间却有着数百年之遥。 当年君生我未生， 如今我生君却
去。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我甘愿错生在你的时代。你若请缨提
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我便提戟驭猛马，千里直捣万岁山。待
重头，共你联袂收拾旧山河，一洗中原膏血；“却归来、再续汉
阳游”，共我同骑黄鹤任逍遥。

岳王庙前清辉依旧。

月圆缺，心积雪。

我在信阳等你

张德源

我在信阳等你， 是我和老同学程兄
的约定。

那是
2014

年初秋，我和家属一起，到
固始信合医院去看望正在病中的他。他
说，多年不见，想起过往的许许多多，三
言两语，甚至三五小时，也说不完，道不
尽。我出院后，去信阳，到你家住几天，咱
们说个三天五夜。我说，好，一言为定，我
在信阳等你。

2015

年春节前五天，是他七十寿辰，我
打电话向他祝贺。他说，节后我就去信阳。

2015

年，春天过去了，夏天也悄然而
去。初秋，我打电话给他，他声音微弱：

“我在郑州住院……出院后路经信阳
……”我说，我这就去郑州看你。他说，

千万别来，正在办出院手续……

那行，我在信阳等你。

又过了几天，再次把电话打过去，被
告知：“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空号？ 我多次拨打并被重复告知是
空号后，多方联系几位老同学，都无法得
到准确消息。

一个不好的预感在我心头漫漶，但
我拼命抑制它， 依然满怀希望地拨打一
串串号码……

程兄长我两岁，初中同学。巧的是他
是我母亲一位远房妹妹的儿子， 按老家
习惯，我该喊他姨哥。但既是同学，相互

之间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初中毕业后，我
先他一年参加工作，他先我一年当兵。当
兵之前，两人都是

20

岁不到的年龄，正是
意气风发、天马行空的年华，我们一起步
行几十公里去大山里的姥姥家， 一起步
行几十公里到豫皖交界的重镇叶集，一
起到他任教的学校和我所在的工作单位
……那时，总有些说不完聊不尽的话题，

以至都工作了，还找机会黏在一起。

后来我们先后当了兵，他在东北，我
在东南。 虽有鸿雁往来， 但毕竟关山万
里，无缘相见。

1972

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 专程去
了他退伍后所在的工作单位。之后，从他
单位步行十几公里到他家，次日，又步行
30

公里从他家到我家。在那“交通基本靠
走”的年月，抬腿就走，走个几十公里，是
常态。多年来的别情，多年来的见闻，多
年来的感悟，在走的过程中，说了个痛快
淋漓，说给了山高路长。

但那以后的几十年里， 随着双方人
生际遇的变化和不同， 随着人到中年后的
磕磕绊绊，联系逐渐减少。他在我这里，我
在他那里， 都成了各自人生万千过客中的
一个。虽然是永难忘怀的那一个，虽然是知
道“他结婚了”“他有孩子了”“他父母过世
了”这些基本信息的那一个，但，千真万确
的，相互走动少了，相互长聊更少了。

这中间，也曾有过多次见面。比如我
转业到地方后， 曾利用去老家的机会，专
门约他夫妇到县城相聚。 但说实在的，中
年之后的我，性格迥异于当年。喜欢热闹，

喜欢喧哗。相聚之时，总会约些多年不见的战
友、同学，人多热闹，一起胡吹瞎侃，胡喝乱
吃。早年那种娓娓道来式的交谈，既不过瘾，

也不再适应。时间上的多年相隔，空间上的遥
遥相距，当年身上的那点书卷气和纯真，早被
岁月和世俗裹挟而去。聚会，在很多时候，不
再是叙旧和感怀，而是重在交往了。这也许是
“与时俱进”，并无大错。但是，今日聚首，明日
天涯，从友情的角度看，少一次内心交流的机
会，何尝不是一种错过呢？

真的是错过。前几天，一位老同学告
诉我，程兄走了，时间是去年晚秋。弥留
之际，他一再告诫家人：莫告诉别人，莫
给别人添麻烦。霎时，年届七十的我热泪
盈眶，心中涌起无数个遗憾：

我该去他家祝贺他七十寿辰……

我该去郑州看他……

我该在聚会时和他单独聊聊……

我该在
2014

年秋天固始那个医院里
多陪他一会……

…………

程兄，我在信阳等你，终未等到……

程兄，我知道了，人生苦短，很多事，

不能等。

向往延安

金庆新
一

小时候
从课本里读到延安
懂事后
梦想延安

梦想到延安的土炕
梦想到延安的石凳
梦想到延安的窑洞
梦想到窑洞不灭的灯光

有一群人，千年传奇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社会知名人士
在这里相识
在这里相聚

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土炕上，著书立说，记录圣洁
土凳旁，运筹帷幄，指点江山
窑洞里，传来马列主义
由新华人民广播电台
向全中国人民发声
谋求人民的解放

在这块土地上
杨家坪，枣园，王家坪
他们把足迹留在这里
走向西柏坡
走向北京
走向天安门城楼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一个带着湖南湘潭方言的中国声音
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全国人民热血沸腾无比自豪
从此，挺直了腰杆
这个声音
传遍全中国
传遍全世界
这个永还忘不了的名字
他，就是
中国的毛泽东

二
走进延安
仰望宝塔
听着许多许多人讲着
红军的故事

爬雪山
过草地
披荆斩棘
风风雨雨
从长征走到这里
有这些山沟沟，圪梁梁见证历史
不管血雨腥风
也阻挡不了共产党人
写下的一部部史诗
不畏艰险、坚韧不拔、艰苦奋斗
从胜利走向胜利
革命战士如苍鹰展翅
雄风万里

人在延安
灵魂升腾
中共七大会议礼堂
容纳各界代表千人齐聚
通过了毛泽东主席所做的
《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明确了奋斗方向
注入了前进动力
两层小楼的中央办公厅
不分白昼
集思广益
依旧让人敬仰
永久藏在心里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为中国军民联合记下重重一笔

在延安
每看一处
都储藏着不朽的红色遗迹
在延安
共产党人
把革命种子撒向城镇高原田野
探索真理实事求是
筑牢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

这片沉沉的黄土高坡
镶刻着延安精神
书写着中国革命的一段艰难历史
我们这些正走在新长征路上的后人
继续讲着
红军的故事
高高举起
永不褪色的五星红旗

方言也需要传承
任琳

牛的理智
崔国安

现在任何场合，任何场景大人们与孩子们
对话，以及孩子之间的交流都是普通话。有次
妈妈说：“现在的孩子普通话说得多好，哪像你
小时候说几天又变回了信阳话。”妈妈的唠叨，

让我陷入了沉思， 现在的孩子不会说方言，家
长们也不允许孩子们学习方言，没有方言的语
境，孩子们只能够运用普通话，那方言会不会
再过几代就逐渐被人遗忘消失了呢？

作为土生土长的信阳人，我爱家乡的大好
河山，爱家乡的一切，外出旅行回来，由衷地觉
得信阳话亲切悦耳，主要是因为乡音能更好地
表达意愿和情感。比如说东北人说咋整，换成
信阳人会说咋搞；郑州人说木有，信阳人会说
没碟； 有次讲完一个重难点问学生都会了没，

有个学生用信阳话小声说会点把……哈哈，如
果这几句用普通话来说，会显得不那么贴心贴

肺，也不能忠实反映说话人的心情。

刚参加工作我在罗山支教了三年，讲课或
者找学生训话都是普通话， 有同事开玩笑说：

“任老师，你应该学习下罗山话，这样说话才有
气场。”也许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环境，我开始留
心学习罗山方言，发现每个地域的方言都凝聚
了生活在那里人们的智慧和习惯，很多难以描
绘的人事只三言两语大家就能心领神会，作为
外来者，我经常会一头雾水地看着他们说说笑
笑，任其兴高采烈也不动容，有时我也会带着
疑问请教， 他们会努力收罗词语来给我翻译，

但却很难找到十分贴切的词语，所以方言只能
意会，真是不能言传，不然就失去了原有纯正
的滋味。

回到市里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但每次遇到
有罗山口音的人，我都会很激动地说：“你是罗

山人啊！”这就是方言的魅力，有情有义的语音
形式。方言如影随形，包含了很多，也承载了家
乡的文化风俗，风土人情以及家乡人特有的脾
性。我爱乡音，如果我有了孩子，定会教她信阳
话，乡音也应一代代相知相承相传。

牛有没有思维？我没有研究。但牛有理智、

有感情，这是我亲眼见过的。

我的家在农村，从小就同牛打交道：四五
岁时被哥哥姐姐们带着放牛，七八岁时跟着哥
哥姐姐们放牛，十五六岁时就开始学习用牛耕
田耙地。牛，是农民的朋友，更是庄稼人经营生
计的资本。

记得七岁那年的四月份，正是农活正忙的
时候。为了让牛能吃饱吃好，每天清晨，我就会
牵着牛在田埂上放牧。因为，每年的冬天，农民
都会用火烧荒， 把田埂上的杂草全部烧掉，以
便来年更好地耕种。这样，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田埂上就会长出又鲜又嫩的青草，也是牛最爱
吃的草料。但是，由于这时候田里的秧苗刚刚
发棵，长得与青草相似却又比青草肥嫩，对牛
的诱惑力极大，稍不注意，牛就会抢吃秧苗。这
时放牛，我们总是把牛绳留得短短的，使它的
嘴只能吃到田埂上的草，不给它抢吃秧苗的机
会。一次，在我牵着牛像往常一样在田埂上放

牧时，没注意放长了一点牛绳，只见它牛头一
歪， 舌头一卷， 一棵秧苗就被其齐根咬断。为
此，我照着牛头和牛背狠抽了几鞭子。没想到
这几鞭子还真起了作用，自此以后，再牵这头
牛在田埂上放牧时， 它就只吃青草不吃秧苗
了。从这一点看，牛还是有理智的。

有一年冬天， 生产队里的一头老牛病了，

虽然请来了兽医但无法医治。 那时农村还很
穷，一年很难吃上几顿肉，尽管人们不忍心，

但在牛断气前还是把它给杀了。 杀牛是在生
产队的稻场进行的， 当时稻场旁边拴着几头
牛。老牛被杀时一点没有挣扎，只是两眼流下
了泪珠，旁边的牛看到老牛被杀，也都流下了
眼泪， 面对此景， 在场的很多人也流下了泪
水。有人说，有眼泪的动物都是有感情的，我
想这是有道理的，不然，牛为什么对农民不分
贵贱都一样的忠诚，对劳动不分轻重都一样的
任劳任怨？

一个朋友对我讲，他有个老同事，当年在
不同的县里任同职级时， 经常来往和相聚，亲
似兄弟。后来，那位同事官运亨通，他却退休
了。有次两人偶遇时，那位曾经的同事坐在椅
子上一动不动，不予理睬，他为此还郁闷了相
当一段时间。十八大召开不久，那人东窗事发，

身陷囹圄。他很感慨：面对党中央治官惩腐的
坚强决心和严厉措施，理应收手，改邪归正，理
智处事，真情待人，勤政清廉，可那人仍然我行
我素，照腐不误，其后果是咎由自取。

人本是动物界最高级的动物，可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有些人在理智和感情方
面真的连牛都不如。

那一缕乡音

任艳
生活中，我常常有一个习惯：不管在

哪里遇到有关文字的东西， 我都会边看
边默念。最近，我忽然发现，每次默念时，

完全是一副家乡话的语调。 离开那个豫
中小城已经二十多年， 家乡话似乎早已
远离我的生活， 却没想到它竟然隐藏在
离我最近的地方。

从记事起， 我一直在乡音的围绕中
长大。不管家人还是乡邻，都讲一口纯正
的家乡话。那时候，小小的我根本不知道
这世界还会有不同的音调， 乡音就是耳
中最美的声音。上学后，学校的老师开始
教普通话，也许是知识的魔力，让我觉得
普通话那么悦耳，而家乡话则相形见拙。

这样，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口中的
普通话与家乡话采用自动切换模式：对
同学朋友一致普通话， 对家人亲戚照旧

家乡话。大学毕业后，我跑到祖国的南方
打工，没想到这里有一种叫粤语的方言，

听起来如同天书。 尽管也曾试图学习一
下，但终究徒劳一场。在广东打工五年，

连最基本的生活用语都没学会， 只知道
发音为“分糕”的词语，绝对不是分几块
蛋糕那么简单。

知晓了世界如此之大， 语言如此丰
富，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家乡话土
得掉渣。 在朋友面前， 我决不露出半点乡
音，只有在跟千里之外的父母打电话时，才
自然而然地冒出一口家乡话。有时，我还兴
起教父母说普通话的想法，似乎这样，我就
可以跟家乡话彻底

say byebye

了。

后来遇到爱人， 谈了一场貌不惊人
的恋爱后， 便随他回到了他的家乡———

重庆。 虽然他们的语言跟我的家乡话同

属一个方言体系， 但我依然一句都听不
懂， 却无端觉得这方言也比我的家乡话
入耳。

如今， 在这里安家落户已经十多年
了，重庆俨然成了我的第二家乡。由于耳
濡目染， 我竟然学会了一点听起来不那
么地道的重庆话， 乡音似乎被我彻底丢
在了遥远的故乡。

离开家乡二十多年， 家乡话离我越
来越远，虽然偶尔会涌起乡愁，但想念的
是父母，是朋友，是那一条条熟悉的街道
和空气中弥漫的味道……我以为乡音早
已在羁泊他乡的日子里远离， 却没想到，

那一缕乡音从未真正走远，它一直隐匿在
心灵的最深处，在最不经意时泛滥成灾。

原来，乡音早已融入我的肉身，密不
可分。

生活小札两篇

生活多姿多彩，所见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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